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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 

难以解开的怨缘 

丈夫家姐弟四个，丈夫排行老

三。我结婚后和婆婆住在一起，后

来二大姑姐从乡下搬到城里也和我

们一起住。那时候我女儿刚满四个

月，我们和二姐在一起住了三个多

月时，婆婆突然提出让我们搬出去

自己过（还是在一个院儿里），我

心里明白：这一定是二姐的主意，

想把我和丈夫撵出去。我和丈夫没

跟她们计较，就搬出去单过了。 

为了丈夫单位分的豆油，婆婆

领着两个大姑姐、大姑姐夫，小叔

子气势汹汹来到我家，站在我家门

口破口大骂，骂了两个多小时，我

要出去和她们理论，丈夫死死的拽

着我不让我出去，他说：“我求你

别出去，要不我给你跪下。”我看

着可怜的丈夫，没有出去，可这口

气真难忍啊！后来，我们搬家了，

离开了那个大院。 

在那些年一段时间，丈夫经常

半夜回家，有一天他半夜回来，我

又跟他吵起来了，正好婆婆住在我

家，婆婆不去教育自己的儿子，却

冲着我来了：“你要是不放心，那

你就天天跟着他，他啥也别干了

呗！”我说：“妈，你知道歌舞餐

厅那是啥地方？哪个好人去那儿？

不想好好过那就离婚。”婆婆看丈

夫不吱声，说：“离就离！”我心

里这个气啊！我咋遇到这么一个不

讲理的婆婆！ 

婆婆有点钱想要分给几个儿

女，我知道这一定是两个大姑姐的

主意，我和丈夫劝她说：“你身体

不好，留着自己用吧，别分了。”

婆婆还是执意要分，她说：“我要

用钱时，你们四个再平均拿。”婆

婆最后还是听了两个大姑姐 

的话把钱分了。婆婆有病住 

院，两个大姑姐都不掏 

钱，小叔子更是一 

毛不拔，全都是我 

家出钱，我心里这 

个气啊！怨啊！怨婆婆 

把钱分了，等有病用钱 

的时候，咋不平均拿了呢？怨丈夫

给一大家子人买吃买喝，尽花冤 

枉钱；怨两个大姑姐自私自利， 

只顾自己；怨丈夫早出晚归， 

天天不着家，不是吃就是喝，再就 

是玩麻将，想想自己结婚后嫁到他

家，没过上一天好日子，除了生气

就是受气，我的命咋这么苦啊，不

知前辈子究竟欠了他家多少债。 

幸遇大法化解了怨缘 

1998 年，父亲从外地拿回来

一本宝书《转法轮》，父亲说：

“这是佛家修炼大法，一世就能修

成，炼功还能祛病健身。”父亲把

宝书给了我，我拿回家，迫不及待

的看了起来，越看越愿意看，越看

越想看，不愿放下。半辈子的痛

苦，在书中我都找到了答案。 

师父的法理解开了我的心结，

使我放下怨恨，善解这段难以解开

的怨缘。我再也没有了怨恨与痛

苦，唯有对师父的无上感恩，感恩

师父帮弟子还了生生世世欠下的那

无边的业债，师父把我心里所有的

怨恨和痛苦都掏走了，塞进去的是

满满的感恩与慈悲。  

师父让我做一个好人，处处为

别人着想的好人，我听师父的话，

事事都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来

要求自己。婆婆现在岁数大了，各

种病都出现了：心脏病、脑血栓，

一年要住八次院，每次住院都是我

家拿钱，而且都是我主动拿钱。我

不修大法，没有这么好的师父指导

我修炼，我也做不到这一点的。 

亲人赞：炼法轮功好啊 

亲戚们来看望婆婆，我和丈夫

请他们吃饭，姨婆婆在亲戚面前夸

我孝顺、懂事、大气，不跟哥兄弟

计较，不攀不比，在这么霸道的婆

婆面前能这么百依百顺，这不是一

般人能做得到的，还是有信仰好

啊，炼法轮功好啊！婆婆也笑着

说：“我这儿媳妇炼法轮功炼傻

了，我无论说她啥，她都笑呵呵

的，从不跟我顶嘴。”姨婆婆还当

众对这些晚辈们说：“你们今后都

要向你大嫂学习。” 

我笑了笑说：“我师父叫我做

一个好人，与人为善，遇事为他人

着想。”我的言行让常人见证了大

法的超常与伟大。我和姨婆、亲戚

们讲大法真相，他们都认可法轮大

法好，做了三退（退出党、团、队

组织）。后来婆婆去世了，公公把

我们花的钱都还给了我们。 

文/大陆大法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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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莲凤 

【明慧网】山东 

烟台市龙口市法轮功 

学员麻莲凤女士，于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被 

绑架、非法判七年， 

在山东省女子监狱遭 

到残酷迫害。二零二三年九月底被

龙口开发区派出所警察开车追赶，

造成三轮车侧翻受重伤，她于二零

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含冤离世，终

年六十九岁。 

以下是麻莲凤自述在山东省女

子监狱遭迫害经历（节选）。 

烟台市龙口法院非法重判我七

年徒刑，我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

狱（位于济南市高新区世纪大道路
北 3777 号，在高新区一中往东
500 米）。那一年我正好五十岁。 

暴力洗脑 奴役折磨 

在山东省女子监狱狱集训队

里，我的血压高压达到 160，低压

达到 100，他们依然强制给我洗

脑、酷刑“转化”，半夜两点才让

睡觉，两个半夜后，他们开始强迫

我吃药，不吃就不让睡觉。我被迫

吃药后他们继续迫害我，二十四小

时不让睡觉，困了就让面朝墙站

着，上厕所得报告，不报告不让去

厕所、不让洗漱。洗漱时间只给三

分钟，有时故意刁难我，当我刚放

下脸盆准备洗漱时，值岗的罪犯袁

玉芬（烟台人）就喊：到点了。她

还强迫我爬窗台上擦玻璃，我头晕

得厉害，血压更高了。她们还让我

写邪恶的五书，我说不会写，犹大

高芸丽、邢丽琴（烟台）就把写好

的邪恶五书拿来让我签字，我不

签，僵持了两天两夜。罪犯袁玉芬

带着四、五个人进来，把我按在靠

墙的马扎上坐下，用监室吃饭的桌

子挤住我的身子，袁玉芬拽着我的

头发按在墙上，把着我的手在提前

写好的邪恶五书上摁了手印。之后

强迫我看诬蔑师尊、诬蔑大法的录

像，并让我写所谓感想。 

二零零四年七月底，我声明被

强制签字的五书作废，坚修大法到

底，恶警加重了迫害我的力度，之

后我被转入被称为“魔鬼监区”的

四监区奴役迫害。被强迫没白没黑

的加工服装。我的手指被电锤打的

骨头都变形了，也不让休息。 

遭关禁闭迫害 

二零零六年七月下旬，恶警队

长杜鹃、教导员徐玉美假借我炼功

为名，把我关进了禁闭室。济南的

夏天非常闷热，我被关在密不透

风、狭小的禁闭室里，备受折磨。

杀人犯杨桂梅把我拖倒在地，提着

一条腿谩骂了一个多小时，并和其

他犯人轮流在我耳边放诬蔑大法、

诬蔑师尊的录音，为了禁止我盘腿

坐着，每天都有人在我两腿中间踏

上一只脚，她们让我伸直腿，或者

让我站着，就是不许盘腿坐着，她

们还往胶皮铺上倒水，使我无法

坐，杨桂梅还往我脸上泼水，用尽

一切办法折磨我。她们一天两次给

绝食抗议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灌食，

我就喊“法轮大法好”。在这密不

透气的小屋里，有法轮功学员中暑

了，狱方才把屋子上方的小窗打

开。我一有时机就高喊：“法轮大

法好！”极大的震慑了恶人，恶警

指使杀人犯杨桂梅毒打我，杨桂梅

拿着蒲扇（夏天用的芭蕉扇）狠打

我的头、脸，我的嘴肿的老高，蒲

扇上沾了鲜血，她用水把扇子上的

血迹冲洗干净，以掩盖恶行。犯人

袁玉芬用脚踢我，故意刁难我。 

在禁闭室被关了十三天后，我

被劫持到四监区一间与外界隔绝的

小房里近五个月，期间他们不让我

与任何人接触，最初的两天从早上

六点到半夜两点，之后就是从早上

六点到晚上十一点，一直被强迫坐

在小马扎上，不许活动。慢慢的，

我的左脚失去了知觉，脚上肌肉萎

缩，走路很不方便，左胳膊也抬不

起来，左肩没有知觉。 

到了十月份，恶警徐玉美担心

我有危险她们要担责任，就在犯人

出工后让我到大厅走动，直到现在

我的左脚依然严重变形，一到冬天

脚就发凉。 

被强制注射不明药物 

有一次血压很高，我不能出

工，教导员刘玲（四十多岁）带人

来把我抬到了医院门口，医院不

收，我被放在院子里晒。后又把我

抬回了监室。刘玲魔性大发，把我

的衣服扒光，把我的短裤扔到垃圾

箱，一把揪下我的乳罩，撕烂，又

要扒我的内裤，我紧紧护着，她才

没有得逞。 

还有一次，警察马海荣让我跟

她出工，走到楼下，呼啦上来五、

六个犯人，抬头、抬脚、拽胳膊、

拽衣服，把我抬得起空，有人拿毛

巾捂住我的嘴，怕我喊“法轮大法

好”。她们把我抬到一个单间，扔

到床上，我从床上滚下来坐到地

上，院长和医院队长要给我量血

压，我不肯，她们说：不给你打

针，也不给你吃药。我仍然拒绝。

院长看着虚弱的我说：你能自己走

回去你就走吧。我从地上慢慢站起

来，跟着马海荣回到了监室。 

二零零八年，一天早上，监狱

医院院长领着狱医强行给我打了一

针不明药物，之后四监区来人，把

我绑架到了医院，黑心狱医往我嘴

里野蛮塞药，被我吐出来，她说：

医院有的是药。四、五个人摁着我

的手和脚，把我绑在床上，强行挂

上吊瓶，我拼命反抗，高喊：“法

轮大法好”，折腾了半天，针没打

完就回来了。 

我的遭遇只是中国千万个法轮

功学员被迫害的缩影，还有更多鲜

为人知的迫害内幕，由于中共邪党

的封锁、掩盖，还没被揭露出来。 


